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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贵州毕节惊悉崔道怡老

师逝世，不胜哀痛！

《人民文学》杂志社发讣告称，

崔道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杰出的文学编辑家、评论家。

他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17日14时10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崔道怡老师 1956 年夏天毕业于北京大学，

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从一名普通编

辑到常务副主编，直至 1998 年冬天退休，在《人

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了42年。

崔道怡老师虽然没有编辑过我一篇文学作品，

但在我心中是由衷地以崔道怡先生为老师的。崔

道怡老师退休后以另一种方式辅导和支持青年们

的文学创作。崔老师首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是

2000年，那一年他66岁，研讨的作品是长篇报告

文学《智慧风暴》。我看到崔道怡老师写出评论文

章，在研讨会上满腔热情地朗读出来，我深受感

动！那时我想，或许是崔老师毕生从事编辑的严

谨，对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近乎神圣的崇敬，老

师在要求自己写出的文学评论可阅可诵吧！崔

老师还参加了我的《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

与执政》《农民》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研讨

会。他对我作品的评论一次次更深入更充分，不

仅条分缕析地评论作品的内容，还指出我的作品

将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经济、教育等多学科融

为一炉，这是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老师还

指出我的创作是一种面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研究

性写作，并有很强的前瞻性。这样的评论对作者

的支持是多么大呀！

崔道怡老师每一次参加研讨会都穿着红色上

衣，每一次都写出评论，每一次都在研讨会上铿锵

地朗读出来。在当代文学评论家中，满

头白发的崔道怡老师的评论及其发表

方式，是独特的。

崔道怡老师最后一次参加我的作

品研讨会是 2019年 5月参加《中国天

眼：南仁东传》研讨会。这年他85岁，一

如既往地在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评论，

标题是《文学的“天眼”》。他的文章发

表在当年 6 月 10 日的上海《文汇报》

上。他评论道：“这一部书，有人物、

有事件、有情感、有理智、有细节、

有论述，写得条理清晰，眉清目秀，

起承转合，心旷神怡。对于一般作家

来说，写这样的人和事，且不谈他愿

意不愿意，即便是愿意，写起来又谈

何容易？这是费时费力，却未必有名

有利的苦差事，这是在真实的框架中

既有文学的情怀，又要有科学认知的

创造。”

这是崔道怡老师最后一次对我的

作品作出评论，他把理性的评论写得如

此充满感情，似乎要把“满满的”肯定，

全部毫无保留地给我。我知道崔老师

对我作品的肯定，凝聚着他1956年从

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工作

以来的经历与情怀。在这个世界上，有

哪个文学期刊称《人民文学》呢？1956

年，我国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为人民而写作，为建设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写作，为选出编辑出为人民

而写作的好作品而工作，这是崔道怡一生为之自豪

的事业，也是他为之勤勉工作一生的追求与奋斗。

我知道崔老师对我作品的肯定，首先是基于我作品

中的情感和立场。

2021年春，我最新的报告文学作品《走向乡村

振兴》出版。在写作中我曾犹豫某些内容写还是不

写，踌躇后写了，并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还

应该写下，多年来我所尊敬的前辈老师们对文学所

应该担当的社会与人文职责的教导，他们的忠诚、

职守和品格所给予我的教育，还在我心中，促使我

去做我应该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体会到了传

承的力量。”那时，我就是想到了崔道怡等一批前辈

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诲、支持和期望。

我还记得，我去采写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告

文学时，曾经为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从四川打电

话到北京与崔道怡老师商量，最后题目确定为

《在废墟上看日出》，全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

整版。如今，崔老师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发

的讣告称：“遵照崔道怡同志遗愿，遗体已于

2022年7月19日完成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告

别仪式。”由此我们知道，崔道怡老师是一个把自

己奉献得很彻底的人。

我再也听不到崔道怡老师那富有经验和智

慧的意见了。但是，崔老师留给我的教诲、情怀、

勉励和期望，将永远与我的生命同在。我也会像

老师那样去帮助年轻的作者，这应该也是一种传

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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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13年岁末的王洛宾，祖籍浙江绍兴，父祖两代

是北京城普通手艺人，因为家族天性喜欢四处闯荡，所以他

的骨子里从未安宁过。这个肄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

高才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前往山西参加八路军西北战

地服务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将自己

的名字与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卓越

的中国民族音乐家，他最终将一生献给了西部民歌事业，得

以享有“西部歌王”之誉，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东西

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1939年初，王洛宾携妻罗珊（杜明远）从兰州来到西宁，

被聘为回民中学音乐教师和女子师范学校美术教师。他大

胆创作的《穆斯林青年进行曲》，点燃了回族青年们的抗战激

情，打破了青海伊斯兰教区不许唱歌的惯例。寓青期间，先

与罗珊解除婚约，再与黄玉兰成婚且生育三子，这些都不足

以为世人所关注。而在金银滩与藏族姑娘卓玛的短暂相识，

以其为原型编创的草原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由此攀上了

西部音乐创作生涯的高峰。今天，这首歌已经成为青海文化

旅游品牌，被称为“不是省歌的省歌”。事实上，只要有人提

及“在那遥远的地方”，稍通文墨者即知所指为青海高原。故

事原发地海北藏族自治州不仅修建了王洛宾文化广场，将

《在那遥远的地方》曲谱刻在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墙上，每两年

都要举办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当年藏族千户长（一千户

牧民的头人，相当于王爷）同曲乎的院落也改造成为旅游点。

《在那遥远的地方》与青海湖北岸金银滩，的确有着难分

难解之缘，之前许多人还以为这是王洛宾在新疆创作的，其

实大谬不然。1980年8月1日，王洛宾在给西宁友人的信中

坦陈：“1938年至1939年间，新疆一部落哈萨克人由于和统

治者（盛世才）闹矛盾，被赶到甘肃河西走廊，一部分留在祁

连山北麓，一部分则越过祁连山到达青海海西地区。”“当时

（海西地区）有三十余人，到西宁与统治者（马步芳）商谈‘归

顺’之事。这三十余人中有几个歌手、冬不拉手，（我）当时通

过关系约请他们，每天去北门外公园弹唱半天，共用了三个

半天时间，记录下二十余首民歌。当时只请了一位维吾尔商

人（阿布都海迪尔）担任翻译，由于语言条件的局限，所以唱

词不能逐字译出，只能半编半译。比如《在那遥远的地方》歌

中唱道，‘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那时在藏族千户长家中，看

到他的姑娘们穿的是金边衣裳，于是把这金边借用在哈族姑

娘的衣服上，实际上哈族姑娘的衣服上不镶金边。后来传唱

开了，这个金边问题，也就不便再纠正了。总之，1939年春，我

从记录下的民歌中整理出十多首，流传到抗战大后方，计有

《在那遥远的地方》《都塔尔和玛丽亚》《欢迎歌》《流浪的哈萨

克》《黄昏里的炊烟》《沿着天山》《暮色苍茫》《小马驹》《走不到

天边》《美丽的姑娘》等。”

我最初看到这封信，是在西宁市文联编选的《河湟民间

文学集》第1集，编者加了个题目《〈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的

产生经过》）。受信人谢承华，西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据他回忆：1980年6月17日，农历端午节那天，经陇上“花儿

王”张亚雄介绍，与王洛宾相识于西宁市文化馆，然后邀请他

到大同街家中包饺子。走在路上的时候，王洛宾告诉他，《在

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民歌，哈萨克人叫作《羊群里躺着想念你

的人》。1939年7月，著名导演郑君里来青海拍摄大型抗战

纪录片《民族万岁》，外景地选在金银滩草原。王洛宾受邀扮

演片中的藏族男青年，草原部落头人的女儿卓玛扮演牧羊姑

娘，拍戏过程中，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有一次两人独处

时，卓玛察觉到了王洛宾灼热的眼神，便用牧鞭轻轻地打了

他一鞭子，反而令王洛宾彻底爱上了她。“第四段唱词‘我愿

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多年来被人改为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说一句笑

话，这选择细细的皮鞭的想法是多余的。如果你能抛弃了一

切跟她去放羊，那鞭子的粗细已不是考虑的问题。”

王洛宾毕生创作了千余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其

传唱最广的歌曲，也是华人歌曲在世界传唱最广者之一。他

曾希望自己编写的民歌能够传唱500年，如今看来只要人类

存在，这首歌就会继续流传下去。因为它不仅充满了青春浪

漫情怀，而且内容健康，艺术高超，具备为世人传颂的各种要

素，因而成了一首跨越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经典之作。

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是第一个演唱这首歌的外国人，时

在1947年上海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及联合国成立演唱会上。

后来又有前苏联男高音歌唱家贝布托夫的中国巡演，以及美

国爵士女歌手戴安娜·罗斯、世界三大男高音其中两位普拉

西多·多明戈、何塞·卡雷拉斯的多地巡演。台湾著名女作

家、旅行家三毛是王洛宾的铁杆粉丝，曾将这首歌传唱到了

西班牙和撒哈拉大沙漠，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将它编入了东方

音乐课程教材。

王洛宾曾经对外宣称，这首歌融合了藏族民歌《亚拉

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维吾尔族歌曲

《牧羊人之歌》的精华。就在这首歌问世不久，歌唱家赵启海

从重庆来到西宁，王洛宾陪同他四处游玩，临别时交给他几

首新疆民歌，并把最初曲名《草原情歌》更名《在那遥远的地

方》，后来成了费穆执导电影《小城之春》的主题曲。实际上，

这首歌在国内有两种唱法，王洛宾说：“这个谜只有我一个人

知道。”原因大约在1945年，青海省政府保送几名学生，前往

重庆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学院教师从一个女生的口中，记下

了这支歌曲，并选为声乐教材。殊不知，这位女生的音准极

差，“善于”走调，因此有了第二种唱法。王洛宾认为，从曲调

优美、天籁之音的角度看，还是赵启海在重庆首唱最好。

听说青海地方文史专家朱世奎见过王洛宾，我便向这位

九秩老先生询问当时的情景。根据他的准确回忆，1988年2

月8日上午，西宁地区文艺界的朋友们在省歌舞团二楼会议

室举行欢迎王洛宾先生迎春茶话会。时任省社科院院长的

朱世奎与省文联主席格桑多杰应邀出席。那天的会议气氛

异常活跃，一位年轻的女琴师在会场一角，轻轻地弹奏着王

洛宾的西部民歌。随着悠扬动听的琴声，大家的话题逐渐集

中到《在那遥远的地方》，都想探究这首神曲的产生过程。掌

声响过以后，王洛宾慢慢地说道：“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

的事了，却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30岁时不敢说，40岁

时无处说，50岁时恐惧说，60岁时不想说，现在我已经70多

岁了，也就无所顾忌了。在金银滩和卓玛姑娘拍电影、看电

影的日子里，美丽、聪明、多情的卓玛姑娘，不但演戏时非常

投入，感情也非常投入。藏语中卓玛是仙女的意思，而她正

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女神。我被她深深地打动了心扉，虽然语

言不通，但爱恋之情是不需要语言的，我也只能把强烈的爱

情，深深地埋在心底里。卓玛姑娘是圣洁无瑕的，我却已经

结婚成家，不敢再做非分之想。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几

天后，那种依依惜别之情，真是让人痛不欲生。我走在返回西

宁的路上，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首，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其时哈萨克民歌旋律在耳畔响起，卓玛姑娘美丽的形象在心

中升起，她的形象和音乐旋律水乳交融地溶解在一起，《在那

遥远的地方》就这样诞生了。”

我在古城西宁求学时，也曾见过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他

从果洛州委书记任上调到省文联后，当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

事、中国文联第五届委员。《仓央嘉措》作者、曾任甘肃省作协

主席的高平曾经这样说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代诗人中，我认

为藏族有四大诗人，他们是丹真贡布、伊丹才让、饶阶巴桑和

格桑多杰。”“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

帜，能够在手中更高地举起的，只有格桑多杰了。”（《西部诗

报》2009年6月10日总第2期）我前年撰写纪念诗人邵燕祥

的文字写到他，他在《青海日报》副刊见到后，特地叫女儿联

系我致以谢忱。他的回忆与上述各人又有所不同，据他说：

那一年7月，王洛宾带着简单的行李，从西宁出发，沿着大通

河，翻越达坂山，来到祁连山脚下的金银滩草原，住在达吾玉

部落（也叫达玉部落）千户长同曲乎家。他的三个姑娘个个

长得健美秀丽，小姑娘卓玛尤其美丽善良，温柔热情。卓玛

每天为王洛宾烧奶茶，拌糌粑，他也主动陪卓玛外出放牧，一

起聊天，一起在月光下唱歌。当时他们带了一台放映机，在

大草原上放映了一部无声电影。他和卓玛一同坐在马鞍子

上观看，并向卓玛讲述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在彼此频繁的交

往中，他的情感开始冲动，慢慢地在心中爱上了卓玛，卓玛也

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向他传递爱慕之情。过不多久，剧组离

开草原，告别卓玛一家。然而，与卓玛姑娘的情感交流，却深

深地印在民歌王子的心里，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深情地怀念

金银滩草原。听了王洛宾讲述这段感人的故事，格桑多杰非

常激动，当即写了一首《伊呀阿热罗》：“心中有一片牧场/春

雨里花香/秋月里牧羊/你是哪方的草原/你是哪方的姑娘/

岁月在为你歌唱/寻找春燕的故乡/——伊呀阿热罗/心中有

一位美丽的卓玛/朝云间放羊/月光下吟唱/你是哪方的草

原/你是哪方的姑娘/岁月把你珍藏/——伊呀阿热罗”。后

来，这首歌词由王洛宾谱曲，收在新的歌曲专辑里。

又承青海诗人、《金银滩文学》季刊主编原上草（赵元文）

相告，《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好姑娘真有其人，全名萨耶卓

玛，“萨耶”在藏语中是“保佑”的意思。她生于1922年，9岁

时作为养女，随同嫁给同曲乎千户长做二房的姨妈才塔，从

贵德县如玉村娘家来到金银滩。郑君里带着剧组来到达吾

玉部落，同曲乎为剧组举行欢迎晚宴，时年17岁的萨耶卓

玛被选为演员，与26岁的男主角王洛宾扮演恋人。嗣后，

王洛宾曾从西宁到金银滩草原采风，搜集整理民歌曲调，最

初依然住在同曲乎家里。这次采风历时三个多月之久，两人

的感情有多深多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当然还有卓玛的家

人知道。

原上草说：“当年我采访过同曲乎的小女儿才让卓玛，还

有才塔的女儿。她们回忆萨耶卓玛与王洛宾时说，家人要管

制住萨耶卓玛，不让她到处乱跑，但她的性格非常刚烈，从千

户大院牲口棚圈爬上房顶，跳到屋外草地上，一定要去找王

洛宾。他们住在青海湖畔同宝山下同曲乎大老婆赛洛的帐

篷，两人在草原上放牧，转遍了青海湖周围的山水。才让卓

玛还说过，萨耶卓玛与王（洛宾）先生相识后，觉得王先生很

有文化，促使她一门心思要嫁给汉人。尽管有头有脸的牧区

大户人家上门提亲，但都被萨耶卓玛坚决拒绝了。”

1944年，萨耶卓玛嫁给民国时期海晏县第七任县长史

炳章。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不幸夭折，大儿子尼玛多

杰今年76岁，现居刚察县牧业乡村，他的孙子在县直机关工

作。1954年，萨耶卓玛病殁，享年32岁。金银滩草原立有她

的两尊铜像，一尊是手执牧鞭策马奔驰，基座上镌刻着“在那

遥远的地方”七个镏金大字；一尊是她与三只羊的立像，基座

正面刻着“金银滩”三个大字，下面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开头

部分的词曲。原上草发来一张萨耶卓玛的照片，果然与我想

象的差不多，典型的青海藏族女性形象，长条形脸蛋，眼睛大

而有神，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据说是她29岁那年拍的，也

是留在人世间唯一的照片，与电影《民族万岁》中的模样略有

变化。

遥远的金银滩遥远的金银滩
□□甘建华甘建华

《文艺报》编辑电话告诉我崔道怡老师走了。我停顿了一下，生命真

是脆弱不堪一击，树木始终守在四季交替的枯荣中，而站立在树下的

那位白发红衣的人不见了。一个素净的人，浑身洋溢着艺术气质，他

的谈吐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而整个人站在那里的文学形式感又非常

强烈，尤其说话时，对写作的青葱和认真，更是极端向上的。

这种感觉首先是属于时间的，认识一个人作为时间的依存物而

存在，我的脑海里努力搜寻着与崔道怡老师相识的情景。

想起来是在绍兴，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发地，我和蒋韵姐一

起，在一棵树下，他迎着我们走来，目标显著，一下子就吸住了我的目

光。同时在崔道怡老师的身后还跟着走来的施战军老师，看上去他

们真是喜悦。在互相介绍中谈到了我和蒋韵姐的获奖小说，小个子

的我们在大个子面前受到了明丽阳光的温慰，也第一次感觉到了文

学前辈把襟底怀中的肯定尽情述说。

认识了便有了后来的邮件往来。同时也因崔道怡老师认识了另

一位文学前辈，一脸笑容的张守仁老师。

两位前辈对我的影响是从一篇约写的散文开始的。

崔道怡老师约我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篇“征文”，写好发去时，

我收到了崔老师的一封邮件：

水平：
你好。你应邀为“征文”所写作品，早收见了。当时觉得未如我

所料想——我料想你的作品，无疑应该是“头条”的——所以没能即

复，要等张守仁先生看后再说。张看后，也不甚满意，认为“皮大馅

小”，如果留用，需加压缩。而他是专于散文的，便让我来压缩。这些

时，忙于编发早收到的“征文”稿，没来得及加工你这一篇。

现在，发这封信给你，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可否同意我们对你的

作品进行压缩——《人民日报》强调最好在两千字以内——那么大概

需要删掉近千字了。

因而，我有个想法——你可否另写一篇，与“放歌60年”贴得更紧

密些，只要两千字，但更有味道与分量。我由衷希望，在此“征文”中，

你能有更醒目之作见诸《人民日报》版面。

若你很忙，不愿新写，就请说明，是否同意我们压缩？

等待着你的回复。祝福你一切顺利。

崔道怡 6月3日10：23
“皮大馅小”，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有力的批评对一个写作

的人有多么重要，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尤其对一个文学青年。我后来

很少看到这样的文学关怀和文学批评了。对文学的热爱不是文学的

态度，是生活的态度，生活给一个作者提供了文学素材，得知道尊重

这些素材，而不是自大地情绪化覆盖这些素材。写作的人都是心里

比较优越的人，有阅历，对生活有理解，各自持受的宝剑显然是被自

己紧握着，不容质疑，很不愿意听到他人的意见。其实这样下去，文

学创作便失去了趣味，失去了生动，更失去了力量。归根结底这句话

提醒了我，或者说警示了我。我的创作是有很多缺点和毛病的，如果

一味享受迎面而来的夸奖，说“捧杀”二字一定不为过。

张守仁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的摆渡人——崔道怡》，

其中讲到李国文老师的创作经历。一个经受磨难满腹才华的作家，

对生活应该是什么以及生命的本质，虽然有自己不清晰但很坚定的

见解和方向。可惜，“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古训，虽不承载什

么，却可能改变有才华人的命运。文章中引用李国文老师的话说：

“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正

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作家的劳动，不致付诸东流……一部

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

者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

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曾经我和崔道怡老师在往返邮件中谈到创

作，他说：你守着太行山就等于占有了文学富

矿，只要你获奖后心不浮躁，潜心写作就一定会

写出好作品。

少有获奖后不浮躁的人。一个人无论自我

感觉有多么棒，但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和自己环

境所处的局限很难，更别说我们在世界里置身

的局限。有人会打破，有人会长久受到牵制，写

作一旦被名利所牵制，人就会变得奇奇怪怪。

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每个人都不乏真

知灼见，但一个人不知努力、不自我约束、耐受

孤独，真是觉得好滑稽。

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

用崔道怡老师的话说，文学编辑的工作就

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要做到但问耕耘，不计收

成，不求闻达。他总结过编辑工作的“五字诀”：

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

“慎”，发稿要“严”。

《唐诗三百首》中秦韬玉的《贫女》，以其名句流传千古：“苦恨年

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最后一句在流传中，已经脱离原诗本意，成为一种人生和人品

状态的比喻——为他人得意而奉献自己。这状态后来又被引用形容

某些行业特色，表现该行业及从业者的素质。自有活版印刷以来，在

图书出版和期刊发行系统中，专门从事编辑工作的业者，便时常被著

作者称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崔道怡老师的解释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编辑与作家彼此的辉

煌明净。一位素净而清爽的人，相依相对的哲理内涵，真是庆幸曾经

做过他的作者。一位活到神仙状态和年龄的学者，做编辑是他一生

的工作，也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神仙？全身心入了

一种境界就是神仙。

如同张守仁老师问崔道怡老师的话，我也曾经不知深浅地问过崔老

师：“我想知道崔老师对小说创作的经验谈，毕竟您是一位优秀的编辑。”

阳光下一头白发、一脸灿烂笑容的崔道怡老师说：“我没有什么

理论，根据多年来阅读和编稿的体会，总结出五个字，即人、情、事、

理、味，用以检验小说的质量。人，就是人物；情，就是感情；事，就是

故事、情节；理，就是内涵、意蕴、哲理或思想；味，就是味道，就是在有

限的空间里，浓缩着密集的美感信息。”

这是对小说写作的高标准要求，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接近？

当我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时，这些往事因世事变迁而愈加珍

贵。对生命脆弱的无穷感叹，于是知道了“生死大限，只是一线之

差”，过往的人生悲喜哀乐，如今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人生体验，于是就

会发现原来曾经的“沾沾自喜”有多么轻佻，其实都不重要，那不过是

一个人的经历，仅此而已。和崔道怡老师、张守仁老师对比，他们就

像精神的引领者，在他们面前我永远都是在仰望中。

文学的摆渡人走了，在文学写作的大河面前，会有很多人怀念

他，他懂得这条河与它的秘密。如今，在往返中，他永远停留在了彼

岸，他明白自己的选择和位置。我想，在另一个世界他依旧是文学的

摆渡人，一头白发，一袭红衣，站立在天地之间，他是一道风景，是人

世间永远的定力！

文学的摆渡人走了
□葛水平

崔道怡崔道怡


